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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鱼少风险大，日照金家沟村百条渔船如今少了一半多

渔民“断代”，最小的已35岁
本报记者 彭彦伟

虽然正值休渔季，但金立磊并
没有闲着，补网、修船，为下一季出
海捕鱼做准备。

说起这20多年的捕鱼生活，金
立磊感叹越来越难干，“之前只要
下海就挣钱。”金立磊有一条60马
力的船，在刚刚过去的捕鱼季他干
了5个月左右，毛收入不到30万元。
雇了4个人，每人每月的工钱在
8000元左右，4个人5个月的时间总
工钱在16万元左右，柴油的价格在

10万元左右，家里还雇着工人补
网，工钱大约在3万元左右，修船的
费用大约在1万元。

今年雇的工人有一个在船
上出现意外腿部骨折，“现在还
在 治 疗 中 ，已 经 赔 付 了 2 . 5 万
元。”这样算下来，他这一个捕鱼
季不但没挣到钱，还往里赔了五
六万元。

“我们都是一起出海，船的型
号以及雇的人都一样，收入也基本

差不多。”今年47岁的金立柱说。
“近海根本没货。”金立柱

说，海上资源越来越少。只能加
大船的马力往深海里捕捞来弥
补。他的船也从刚开始的12马力
增加到现在的60马力，油钱比从
前多了不少。

“3年前雇一个捕捞工每人每
天在100元左右，今年上升到300元
左右。”金立柱说，“我们辛苦捕捞
一季，还不如雇工挣钱多。”

船老大自嘲收入不如雇工

金立磊今年38岁，是村里第二
年轻的渔民，“还有一个35岁，他年
龄最小。”金立磊说。金立磊17岁跟
着父亲出海，父亲今年刚60，由于
身体原因早就不能下海，现在一家
企业里打零工。

老一辈渔民即将“上岸”，而年
轻一代却没人愿意再捕鱼，“太累，
风险太大，我也不会让孩子再从事
捕鱼。”村民金建华的话道出了大多

数渔民的心声。金家沟村现在最年
轻的渔民35岁，再往下就断了档。

“一年中就算休渔季也还要补
网、修船，一年到头没个休息日。”金
建华说，“腊月廿九、三十收网，正月
初二就要下海，过年都休息不了几
天。”劳累风险的环境加上挣的越来
越少，不少渔民已经选择退出。据了
解，短短十年，金家沟村从当初的百
余条船到现在剩下不到五十条。

虽然人工费日益上涨，但想雇
一个好的捕捞工却越来越难，“年
轻人现在根本不干，年纪稍微大一
点的也不能干，总是那些人，每年
还有人选择退出。”金立柱说。除了
人工，还有一个劲上涨的油价，“从
之前的4块多到现在的7块多，幸亏
现在国家还有一部分燃油补贴，要
不然没几个人能坚持下来。”金立
柱说。

“海上太累，一年到头没时间休息”

虽然现在捕鱼挣钱越来越难
甚至还面临赔本的危险，但是让已
经在海上漂泊了大半辈子的渔民
们突然跑到陆地上营生，他们还真
不知道干什么。“除了捕鱼也不会
别的技术，就算是出大力，到了这
个年纪身体条件也不允许了。”今
年46岁的金建华说。

由于常年在海上漂泊，渔民们
的身体普遍都不是很好，基本都有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毛病，“我的两
个膝盖不好，蹲下的时间一长就站
不起来了。”金建华说。在记者采访
的5位渔民中，他们的手指关节明
显要比一般人粗很多，并且都有些
变形。

一般说来，渔民最多干到50多
岁，“一过50，身体反应就越来越厉
害，根本没法出海。”金立磊说。至
于不出海以后能干点什么，金立磊
告诉记者，也就和他父亲一样，给
人看个大门，打点零工。金立磊的
父亲今年刚60岁，牙齿已经基本掉
没了。

常年海上漂，老了难出海

休渔不休人，渔民忙“改行”
本报记者 王天宇 辛周伦 见习记者 赵发宁

实习生 桑志朋

以捕鱼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威
海靖子村，以往熙熙攘攘的码头如
今冷清了不少。不过仍有部分渔民
没有随着休渔而休息，渔船上仍旧
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在
忙着给扇贝苗“挂苗”。

李绍成是日照的一位渔民，和
家人一起经营着一家渔家乐，休渔
后，他就回家当起了大排档老板。威
海靖子村渔民王先生表示，休渔期，

渔民们有时还要搞一些“特色产
业”，比如带着游客去钓鱼。王先生
开展的特色旅游，就是用渔船载着
游客去近海垂钓观海，过后，把钓上
来的海鲜烹煮出来让游客品尝。

“骑自行车吗？两个人80元，不
限时间。”在日照，看到记者走来，渔
民张先生热情地招呼起来。张先生
告诉记者，像他一样，在休渔期出来
搞海边娱乐的渔民还有很多。

15日，威海靖子村渔民在给扇贝苗“分苗”。 本报记者 王天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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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12时起，黄渤海区迎来了第19个伏季休渔季，这也就意味着今后的3个月里很多渔民失

去了常规的经济来源。本报记者前往日照、威海、烟台等地探访，了解渔民在休渔期的生存状态。

今年38岁的金立磊是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街道金家沟村第二年轻的渔民，17岁就下

海的他已经在海上漂泊了20多年。刚开始只要下海就挣钱，而在刚刚过去的捕鱼季，金立磊赔了五

六万元。金家沟村原先有百余条船，如今剩下不到五十条。挣钱少，干活累，捕鱼让年轻人避之唯

恐不及。

500户人家，本地渔民不足30家
本报记者 苑菲菲

15日上午，烟台市芝罘岛东
口村，大小渔船一字排开停靠在
码头。码头边，十几个渔民正将几
天前被风吹得绕作一团的网一点
点展开再收好。

今年40多岁的佟国伟从17岁
开始就以出海打鱼为生，如今已
经20多年了。他是辽宁葫芦岛人，
并非东口村本地渔民，最初他是
在这个村子里给当地人打工。慢
慢地老板不干这行了，佟国伟自
己置了一条船，在村里租了房子，
跟老乡一起做起了烟台渔民。

在这个村子里，还聚集着来
自菏泽、临沂以及安徽、河南、江
苏等地的外来渔民。他们都跟佟
国伟一样，在村里租赁了闲置
房，置办了渔船。而本村的村民，
有的干起了小买卖，有的则到企
业打工去了。500多户人家，依靠
打鱼为生的本地渔民不超过3 0

家。
一位来自辽宁葫芦岛的渔民

说，一群老乡已经商量好了，过几
天就开着船回趟家。“26个小时，
100多海里，反正闲着也没事干。”

日照金家沟村渔船船主金建华有些惆怅，他期待9月份能有好收成。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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